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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ly develop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IT) in CHINA, the 
archives work is stepping into a new stage of intelligent archives. The Second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Archives Forum and Academic Seminar held successfully in 2018, which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archives.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the 
scope of AIT, then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AIT’s application in archives work,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archive’s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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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引领档案工作进入智慧发展阶段。2018年第二届

信息化与智慧档案论坛暨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档案界研究智慧档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本文首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范畴加以明确,然后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现状

做了分析,最后针对国内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做出前瞻、提出建议。 

1．引言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对信息化工作均提出了明确

要求。智慧档案（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基本手段，以提高档案管理和服务为基本

目标，是“智慧”背景下档案馆发展进化的高级形态。在当前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的前

提下，智慧技术和智慧管理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并为档案信息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理念、

新思路和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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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的范畴与内涵 

人工智能技术，也称智能信息技术是实现智慧档案应用的技术基础。因此，有必要理清

其范畴与在智慧档案中的内涵。

2.1  智能信息技术范畴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其在各领域的智慧应用研究空前热烈，但所说的人工智能

技术到底指哪些？具体说来，却又不甚了了。有人说，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有人说，云计算

是人工智能；还有人说物联网是人工智能。

这些说法其实都不准确，也就是说既对又不对。谭铁牛院士在全国院士大会的报告中说

“人工智能领域的误解和炒作普遍存在” 、“存在有意地炒作并通过包装人工智能概念来谋取

不当利益”的现象[1]。也正是这些有意无意的误导，混淆了人们的视听，混乱了人们对人工智

能的理解，使得人工智能的概念更加模糊起来。因此，通过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追根溯源，

明确在档案领域中人工智能的概念内涵，是解除档案人对人工智能误解的有效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档案工作在经历计算机化、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后的信

息化新阶段。所谓智能信息技术就是信息技术经历了上述发展阶段后更进一步的创新技术。

目前，其相对成熟的部分正处于爆发式应用阶段，也就是说，经历前面每一阶段的技术积累，

信息技术进入到人工智能技术阶段，前期的各种技术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技术，是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的组成之一或其底层技术。当底层技术都各自进入智能阶段后，完整的人工智

能技术体系才真正形成，才能说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如图1所示是人工智

能技术组成，即智能信息技术范畴。

智能化
技术

信息化
技术

数字化
技术

自动化
技术

网络化
技术

图1  人工智能技术组成 

2.2  人工智能技术的档案内涵——智慧档案 

目前，档案界尚未对智慧档案的定义达成一致，但笔者认为智慧档案的特征可从下列几

方面来考查。

首先，智慧档案应该是成体系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档案各环节后形成的全面智能化的

档案生态。智慧档案是将档案工作、档案服务完全融入到智慧城市，成为智慧社会的有机组

成部分后的一种档案形态。

其次，智慧档案是对数字档案功能的延展和提升，是对现代信息技术更深入、更广泛的

应用，它将互联互通、协同工作、资源整合、价值发现、服务互动等人类所具有的主动、智

能甚至是预知的思维充分展现出来。与数字档案相比，智能技术将在档案馆、实体档案、管

理制度、从业者、信息基础设施、档案应用系统、档案信息服务、业务运作和档案责任者等

方面实现全面信息化改造和升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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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智慧档案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后在档案领域的全方位应用。早期人工智能

技术在档案工作中已有应用，1994年我国学者朱久兰就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档案自动

化管理[3]，当时所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有着很大的差别。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所使用的技术原始并较为复杂，智能效果也不明显，

但却是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前身。而“2011年至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从 “不能用、不好用” 
到 “可以用” 的技术瓶颈，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1]。可以说，今天所说的

人工智能技术是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智慧档案是档案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的新阶段。如图2所示，在档案领域先后经历

计算机化、网络化、自动化、移动化、数字化、知识化、智能化过程后信息技术应用进入到

智慧化阶段。从图2中可见，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实质都是对传统档案工作某种程度或某一方面

的改进。这个“档案工作”不断改进的过程，也就是“档案工程”或“档案工作”智慧化的进程。

与最初的计算机化相比，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从档案获取、档案管理、档案服务到档案

利用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体现档案价值的档案信息载体也从“实体档案”、“档案数据”升华

到“数字档案”、“档案知识”的智能阶段，即“智慧档案”的初级阶段。但档案工作全部环节的

计算机化、自动化、数字化、知识化、智能化、智慧化仍然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其实，每

次的档案信息化改造都赋予档案工作一些新的特性，这些新的档案特性也正是其所依赖的底

层智能技术特性的抽象描述或特征概括。

自动化计算机化

网络化

数字化

知识化

智能化

智慧化

移动化

档案 档案信息

图2  智慧档案是档案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的新阶段 

可见，在档案领域中信息技术应用通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形成如图3所示的档案信息

链体系结构。

信息

知识

数据

智慧

图3  档案信息链模式 

第五，从智慧的内涵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智能阶段，而非智慧阶段。当前，智

慧档案工作采用的主要技术是信息感知技术、机器学习技术。所谓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领域

的应用，笔者理解为主要是指发展相对成熟的专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从所使

用的技术角度来说，有计算机视觉技术、语音识别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技术等，

而不是指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从应用技术在档案领域适用性来说，主要是档案工作各环节，

比如：档案库房、档案数字信息采集、档案管理、档案应用等。因此，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

然处于智能阶段或说智慧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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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慧档案系统 

在档案工作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历程如图4所示。不难看出，在智慧档案中人工智能技

术不是指一项技术，而是指信息处理各环节的智能化技术，而智慧系统就是当该项工作的信

息处理各环节全部由智能技术实现其功能时的系统，换句话说就是信息处理各环节的功能由

智能技术实现的系统，即由各专用智能技术组合而成，实现特定功能的系统，才称为智慧档

案系统。因此，智慧档案的概念内涵应该理解为档案各环节普遍采用数字化、智能信息技术

实现其功能的现代档案生态[4]。 

知识工程 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

网格计算

专家系统

第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第二代人工智能技术 第三代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代人工智能技术

图形图像识别技术 自动语音识别

机器翻译

云计算

大数据

专项技术及应用场景

互联网络技术局域网技术 移动网络技术 物联网技术

音、视频识别技术

人脸识别

文本识别

移动档案馆

图4  当前成熟的专用人工智能技术与其应用场景图 

3．智能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中的国内外应用现状 

国内外档案界，在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正在探索档案与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

在法德NULB[6]项目中，使用了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归档无文字的语言；在意大

利IPSA[7]项目中，将传统文化收藏品数字化后，研究了人们对数字化传统文化收藏品的参与

度；葡萄牙的波尔图大学通过对归档门诊记录的分析，研究了产科信息系统VCObsCare在医

疗实践中的有效性[8]；2018年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提出的SPARTAN框架采用了大数据技术和

语义集成技术有效集成和处理了不同来源时空的大数据[9]；2017年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采

用先进机器学习技术、图像数字化技术、数据集成和可视化技术研发了利用数字图像档案和

社会媒体资源的社会影响评价工具cultromics[10]；2017 印度管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基

于183个国家的档案数据，研究了政府电子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务成熟度的关系，以及政府在电

子政务成熟度和技术组织环境之间的中间人角色[11]；2014年土耳其哈斯特帕大学研究了数字

图书馆的可用性测试[12]；2018是法国数字档案的转换点[13]；2018西班牙的阿威罗大学开发了

可逆去识别的医学图像档案的可控搜索框架[14]；2018印度阿卡龙雅理工学院提出基于机器学

习算法的交互式文本挖掘框架来实时识别药物名称[15]。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外在档案数字

化、档案信息技术的运用、档案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方面近年来呈现如下趋势：1）全球档案

领域表现出积极发展的趋势，但是显然还不够成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2）在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比如印度和中国发展态势比传统发达国家更积极；3）当前热门的专用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档案领域还较少见，发展潜力还很大。

国内现状：我国的智慧档案建设已经起步，但主要还处在理论研究阶段，其中学术研究

是主力，应用研究相对较少；实践层面的工作呈现出逐步探索和逐年增加态势。首先从档案

智能信息装备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内文献在档案数字装备研发方面的报道较少；从产品研发

来看，对档案管理的应用装备研发的企业和研究机构还较少，行业标准还未出现；从实际应

用来看，可选择的成套产品及配套产品种类还远远不够丰富，还远不能满足信息化、数字化、

数据化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的需求。其次从应用软件功能和性能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对档案

利用的支持还远远未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状态。可以说，智能装备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工作

中的应用才刚刚开始。主要的工作有：上海档案馆的远程利用服务体系，实现智慧档案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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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服务的主要内容是融入智慧城市的档案服务[16]；青岛市建立档案智慧收集平台，采用物联

网和射频技术实现档案实体电子标签化，并据此建立档案智慧管理平台，实现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的智能化，进一步引入知识管理、数据仓库、三网融合、移动WEB技术建

立档案信息智慧泛在的智慧档案服务平台；采用虚拟化技术构建档案信息智慧保护平台，实

现智能备份、数据安全的智慧检测服务；构建机关和企业档案智慧监督平台[16]；韶关市国土

资源档案馆档案智能化管理建设平台，借助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有效建立统一标准

的档案信息化管理数据库，对实体档案进行智能化安全管理，为档案管理的“收、管、用”三
大业务环节提供便捷的服务通道，取得一定成效[17]。第三，从理论成果来看，虽然提出一些

智能应用框架，但各框架间还看不出有统一的顶层机制设计，为各种框架间埋下了屏障问题。

典型的智能应用框架如高效档案系统智能管理中[18]，以档案数据与数字资源为主要内容，其

在一体化管理系统支撑下，采用基于网络环境的信息系统对档案资源进行精细管理，通过在

线服务系统和到馆服务系统，向用户提供不断更新的档案信息服务，主要流程为：接收→鉴

定→存储→管理→安全维护→检索分类→档案编研。该智慧档案体系结构完整、全面，自成

体系，但潜在地与其他体系结构不相兼容，容易形成信息孤岛和共享障碍。因此，保障档案

资源可感知、能互联、优服务、强整合、勤利用的工具亟待研究和开发[16]。 
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档案部门在“智慧档案”或“智慧档案馆”的探索和建设方面都还处

于概念阶段或是理论探讨阶段，唯有以青岛市智慧档案馆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单位已经实现初

步的智慧档案馆建设。尽管其仍在探索和建设中，很多内容、功能、实际效果等还不确定， 但
它的启动和建设已经标志着我国智慧档案馆的兴起，这也将为我国智慧档案馆的理论研究提

供典型案例，并为我国全面建设智慧档案馆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大数据技术”和“知识工程”
理念驱动下，档案信息化的条件不断完善，但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资源整合开发的研究鲜有

涉及, 有关技术手段的研究明显缺乏[5]。在高校档案数字化、留学生档案智能化和智慧化方面

的专项研究也表现出明显不足。

4．智能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中的应用展望 

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渗透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智慧档案馆”概念的提

出正是适应这种发展需求的表现。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作为其一部分的智慧档案馆必然要

完成其自身的智慧化，而档案智慧化的实现应该是进行时态，仍处于发展过程初始阶段，仍

将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进步完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智能是智慧的基础，目前

我们所运用的技术，实现的只能说是低级智能或说初级的智慧[1]，那种由人的思维而控制的

智能是未来的高级智能，而大家之前所说的智能并没有体现出初级智能的内涵，因而将智能

简单理解为信息系统+物联网就是智能是一种误解。因此，如何在数字化基础上首先实现智能

化，进而实现智慧化、如何融入智慧城市中、如何提供更好的智慧服务，都是需要档案人展

开探索的未知领域。

基于对智能技术与智慧技术的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档案工作当前应该以智能技术的普及

为先，因为智能技术是智慧技术应用的前提和物理基础。因此，从“档案工程”角度看，智能

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前，智慧技术的运用在后。但这绝不是忽视智慧技术的应用研发，从技术

发展的角度来看，智慧技术的运用是档案工作服务社会的下一代接口，没有应用技术的提前

研发和储备将在后期档案服务工作中陷入被动。

总之，这些新的概念的演变过程，体现出信息技术发展对档案事业的影响、融合、分工

和支撑作用，体现了档案人与时代接轨、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但是，新技术的引入也给档

案人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面对迅速发展、扑面而来的新技术，容易使人感到困惑、无

助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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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能信息技术在智慧档案应用中可能的创新点 

智慧，笔者将其理解为智和慧两部分，智即智能技术，慧即聪慧技术。智能更多偏向物

联网、嵌入式等偏硬件的基础设施技术，聪慧则更多指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偏软件的技术。

基于智能技术与聪慧技术的理解，智慧档案中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档案数据层、应用层、

基础功能层中一系列技术的总称，并非单指一项技术。因此，目前可预见的突破点可能会在

下面几个方面：

1）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数据分析能力的创新研发会使档案的利用水平更进一步。

2）基于物联网技术、嵌入式技术的智能传感器等应用装备的研发，使档案获取、管理、

服务、利用具备自适应能力。基于华为短距传输物联网硬件技术的智能档案装备研发有着可

预见的前景。

3）目前各业务系统的格式不统一，是难以实现自动归档的主要问题。减轻档案资源采集

的劳动强度及无纸化办公理念下的档案资源数字化，电子印章、数字印章、加密印章的研发

是解决档案资源自助采集的前提。档案资源自助采集或自动归档的前提又是统一的底层“数据

格式”和上层“多媒体表示标准”。因此，自助档案资源数字化及新媒体档案资源标准研发也是

急需突破的重要方向。

6．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档案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智慧档案是一个伴随信息技

术进步而不断演进的过程。信息技术虽然进入人工智能技术阶段，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

在由智能技术向智慧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即只是在某些个点上有了突破、具备了实用性。而

从技术体系完整性来看，尚未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还不足以支持档案工作全部环

节的智能化和智慧化。因此，智慧档案的真正实现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完整性的进程，

智慧档案工程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演化与递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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